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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干没荣利，得不以道”：入隋南人术艺化之表现、特征与缘由

王 永 平

　 　 摘　 要：隋代南人多有从事术业者，成为一个特殊群体，颇为活跃。 就其术艺类别而言，阴阳、卜筮、医巫、音
律、相术、技巧等皆有代表人物，在隋文帝、隋炀帝的诸多军政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他们揣摩上意，奉承其旨，
政治品格佞幸化，因而“待遇甚厚”，屡受封赏。 在南北文化整合的历史背景下，诸人多有传输江左伎艺、融通南北

之表现。 这些术艺化南人多出自南朝士族，之所以“得不以道”，主要在于作为“亡国之余”，入隋南人普遍受到以

关陇旧族为代表的北人的排抑，隋文帝、隋炀帝“雅信符应”，以致一些投机之南人以术艺附合，“干没荣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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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朝南来人士，依其入北时间，主要包括以下几

部分：一是西魏—北周征服萧梁而入北之南人，如西

魏灭蜀地萧纪、灭江陵梁元帝，俘获相当数量的萧梁

宗室与士族名士，其中多有入隋者；二是原本流徙东

魏—北齐的萧梁宗室与南士，周武帝灭齐后相继进

入关中，后亦归隋；三是隋取缔后梁傀儡政权，后梁

宗室及士族群体迁徙关中；四是隋灭陈，陈朝宗室及

其士人群体入隋。 考察入隋南人之活动，其中多有

以术业显达者。 《隋书》卷六九“史臣曰”对袁充“委
质隋朝，更以玄象自命”，“要求时幸，干进务入”，深
表不解，故有“充乃江南望族，干没荣利，得不以道，
颓其家声，良可叹息” ［１］６１３，６１４之语。 袁充可谓入

隋南人术艺化之典型，其他南人也多有相关表现。
有鉴于此，本文就入隋南人术艺化群体之表现、特征

及原因略作专题考论。

一、入隋南人术艺化之代表及其表现

《隋书》卷七八《艺术传》主要包括阴阳、卜筮、
医巫、音律、相术、技巧等门类，《北史》卷八九《艺术

传》 序 言 称： “ 先 载 天 文 数 术， 次 载 医 方 伎

巧。” ［２］２９２３两书所载入隋术艺化南人颇多。 在此先

分别考叙各类入隋南人以术艺显名之代表人物及其

相关活动。
１．天文星占类南人代表

庾季才，“十二岁通《周易》，好占玄象”，梁元帝

“重其术艺”。 梁亡后入北，得宇文泰器重。 周、隋
之际，庾季才以术数投附隋文帝，主要有二事：一是

助其称帝，大定元年（５８１ 年）正月，庾季才进言，“甲
子、甲午为得天数。 今二月甲子，宜应天受命”，隋
文帝从之。 二是助其迁都，开皇初“高祖将迁都，夜
与高颎、苏威二人定议，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观玄

象，俯察图记，龟兆允袭，必有迁都’”，“‘愿陛下协

天人之心，为迁徙之计。’高祖愕然，谓颎等曰：‘是
何神也！’遂发诏施行”。 此后，庾季才因“术艺精

通”， 深 受 宠 信， “ 所 有 祥 异， 常 使 人 就 家 访

焉” ［１］１７６４－１７６７。
庾质，庾季才子，隋文帝时受命随其父“撰《垂

象》、 《地形》等志”，隋炀帝大业初为太史令。 大业

八年（６１２ 年），隋炀帝亲征高丽，庾质以为“伐之可

克”，然“不愿陛下亲行”。 大业九年，隋炀帝再征高

丽，又问“今段复何如”？ 庾质表示“臣实愚迷， 犹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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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见” ［１］１７６７。 杨玄感变乱，炀帝又问“荧惑入斗如

何？”庾质表示：“斗，楚之分，玄感之所封也。 今火

色衰谢，终必无成。”可见大业年间，庾质参与了炀

帝东征高丽与平定杨玄感之乱等重大军政事件。 庾

质子庾俭，“亦传父业，兼有学识” ［１］１７６８。
袁充，出自陈郡袁氏，及陈灭归国，“充性好道

术，颇解占候，由是领太史令”，深得隋文帝信重。
袁充在隋文帝时以天文玄象预朝政主要有三事：一
是附和隋文帝行太子废立；二是编造“隋兴已后，日
影渐长”之瑞应天象；三是编造“上本命与阴阳律吕

合者六十余条而奏之”，以附会隋文帝个人及其国

运皆“永永无穷”。 隋炀帝继位，他与太史丞高智宝

奏言：“今岁皇帝即位，与尧受命年合。”劝“齐王暕

率百官拜表奉贺”。 此后袁充完全以天文附和帝

意，如以“荧惑守太微者数旬”，时值“缮治宫室，征
役繁重”，袁充上表称“陛下修德，荧惑退舍”，以至

“百僚毕贺”。 隋炀帝后期，“时军国多务，充候帝意

欲有所为，便奏称天文见象，须有改作，以是取媚于

上”，对隋炀帝之建设东都、频繁巡幸、征伐辽东、民
变世乱等一系列重大军政举措，袁充皆“假托星象，
奖成帝意” ［１］１６１０－１６１３。

周坟，陈尚书右仆射周弘正子，陈时官至吏部

郎。 “高祖平陈，得善天官者周坟”，“以坟为太史

令” ［１］５０４，５０５。
耿询，《隋书·艺术传》载，“时有卢太翼、耿询，

并以星历知名”。 耿询来自江南，隋炀帝继位，耿询

“进欹器，帝善之”，“及平壤之败，帝以询言为中，以
询守太史丞”。 耿询“伎巧绝人”，擅长器物制作，
《隋书》卷七八称“耿询浑仪，不差辰象之度”，堪称

“一时之妙” ［１］１７６８－１７８６。
高智宝，由耿询“见其故人高智宝以玄象直太

史，询从之受天文算术” 可知，高智宝为耿询 “故

人”，当来自陈朝，精于“天文算术”，入隋后“以玄象

直太史” ［１］１７７０，隋炀帝继位后，他附和袁充奏“今
岁皇帝即位，与尧受命年合”。

２．阴阳卜筮类南人代表

萧吉，为萧梁宗室， “博学多通，尤精阴阳算

术”。 萧吉以阴阳术数侍奉隋文帝，“房陵王时为太

子，言东宫多鬼魅，鼠妖数见。 上令吉诣东宫，禳邪

气”。 隋文帝独孤后崩，“上令吉卜择葬所”，萧吉上

表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鸡未鸣前，有黑

云方圆五六百步，从地属天。”“今黑气当冬王，与姓

相生，是大吉利，子孙无疆之候也。” 隋文帝大悦，
“竟从吉言”。 隋炀帝继位后，“见杨素冢上有白气

属天”，萧吉“密言于帝”，以为这是兵祸的预兆，“改
葬者，庶可免乎” ［１］１７７４－１７７７。 实际上，他深知隋炀

帝对杨素心存猜忌，故寻机进言以投其所好。
３．相术类南人代表

韦鼎，“博涉经史，明阴阳逆剌，尤善相术”，早
与杨坚交结，“初，鼎之聘周也，尝与高祖相遇，鼎谓

高祖曰：‘观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监深远，亦非群

贤所逮也。 不久必大贵，贵则天下一家，岁一周天，
老夫当委质。 公相不可言，愿深自爱’”。 陈亡入

北，隋文帝“待遇甚厚”，多有咨询。 如隋文帝为兰

陵公主选婿与更易太子，皆有顾问［１］１７７１，１７７２。
４．医术类南人代表

姚僧垣、姚最父子，姚僧垣“年二十四，即传家

业。 仕梁为太医正”。 江陵沦陷，姚僧垣被俘关中，
为北周诸帝及王公疗疾，多有效验，周武帝呼之为

“姚公”，开皇三年（５８３ 年）卒。 姚僧垣“医术高妙，
为当时所推，前后效验，不可胜纪”。 其次子姚最，
“年十九，随僧垣入关。 明帝盛聚学徒，校书于麟趾

殿，最亦预为学士”，“始受家业，十许年中，略尽其

妙”。 入隋，官至蜀王杨秀府司马［２］２９７７－２９８０。
许智藏，“智藏少以医术自达，仕陈为散骑侍

郎。 及陈灭，高祖以为员外散骑侍郎，使诣扬州。 会

秦孝王俊有疾，上驰召之”，“及智藏至，为俊诊脉，
曰：‘疾已入心，郎当发癎，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数

日而薨。 上奇其妙，赉物百段。 炀帝即位，智藏时致

仕于家，帝每有所苦，辄令中使就询访，或以辇迎入

殿，扶登御床。 智藏为方奏之，用无不效”。 许澄，
《隋书·许智藏传》载，“宗人许澄，亦以医术显”，其
父许奭，“与姚僧垣齐名，拜上仪同三司。 澄有学

识，传父业，尤尽其妙。 历尚药典御、谏议大夫，封贺

川 县 伯。 父 子 俱 以 艺 术 名 重 于 周、 隋 二

代” ［１］１７８２，１７８３。
５．舆服类南人代表

何稠，“年十余岁，遇江陵陷，随 （何） 妥入长

安”，“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 波斯尝献金绵锦袍，
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 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

悦。 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

为之，与真不异”。 仁寿初，“文献皇后崩，与宇文恺

参典山陵制度”。 隋炀帝继位，责令何稠“讨阅图

籍，营造舆服羽仪”，涉及黄麾人仗、车舆辇辂、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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卤簿、百官仪服诸方面。 何稠“参会今古，多所改

创”，“所役工十万余人，用金银钱物巨亿计”。 隋炀

帝征讨高丽，建辽水桥，“二日而就”，又速成“六合

城”，“高丽望见，谓若神功” ［１］１５９６－１５９８。 何稠是大

业间最得隋炀帝宠信的营造人物。
６．钟律类南人代表

何妥①在西魏灭江陵后入北，善钟律，涉及礼

乐，但乐律颇涉术伎，何妥为伎人出身，虽历任学官，
但参“掌天文律度”，又参撰《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

大义》等［１］１７０９－１７１５。 何妥参与隋初历法之争，支持

刘孝孙历，《隋书·律历志中》载，高祖“以问国子祭

酒何妥。 妥言其善，即日擢授大都督，遣与（张）宾

历比校短长” ［１］４２９。
万宝常，其父万大通随王琳附齐，图谋南归被

杀。 万宝常“被配为乐户”，有乐律之长，“开皇之

世，有郑译、何妥、卢贲、苏夔、萧吉，并讨论坟籍，撰
著乐书，皆为当世所用” ［１］１７８３－１７８５，“宝常声律，动
应宫 商 之 和， 虽 不 足 远 拟 古 人， 皆 一 时 之 妙

也” ［１］１７８６。
毛爽，隋文帝平陈，“遣晓音律者陈山阳太守毛

爽及太乐令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节气，作 《律

谱》” ［１］３９１。 毛爽籍属荥阳，为江左音律世家②。
此外，其他入隋南朝士大夫多参与雅乐之事，如

仁寿元年（６０１ 年），隋文帝“制诏吏部尚书、奇章公

弘，开府仪同三司、领太子洗马柳顾言，秘书丞、摄太

常少卿许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礼部侍郎蔡征等，
更详故实，创制雅乐歌辞”。 大业元年，隋炀帝“又
以礼乐之事，总付秘书监柳顾言、少府副监何稠、著
作郎诸葛颍、秘书郎袁庆隆等，增多开皇乐器，大益

乐员，郊庙乐悬，并令新制”。［１］３５９－３７３可见南人士

大夫代表许善心、姚察、虞世基、毛爽、刘臻、柳顾言、
何稠、诸葛颍等，皆曾参预雅乐声律、清庙歌辞的

“详议”与创制。
由以上考叙，可见入隋南士从事术艺伎数之业

者颇众，形成了一个具有地域特征的术艺群体，诸人

活动所涉，不仅几乎涵盖了隋代盛行的术业诸领域，
而且凭借其技能得宠于隋统治者，以至参决军政，影
响甚著。

二、入隋南人术艺化群体之特征

作为具有一定地域性关联的入隋术艺化南士群

体，根据上述诸人的基本状况，这里就其相关活动所

体现出的社会特征，特别在推动南艺北输与南北文

化融通方面的作为与影响，进行具体分析。
１．术艺化南人之门第身份、社会地位及其文化

特征

上述诸人入隋后以术业为务，就其门户出身而

言，诸人虽有寒门与士族之别，但以南朝士族人物为

多。 就其仕宦取向而言，不仅一些原本在南朝具有

术业经历的寒门人物延续旧业，而且众多士族人物

术艺化，不循仕宦之正途。 出自寒门之术艺之士，太
史属员高智宝、太乐属员蔡子元、于普明等人在陈已

有相关经历，诸人门户身份失载，当出自寒庶。 耿

询，从其在陈朝“以客从东衡州刺史王勇于岭南”，
万宝常为入北武人后裔，二人亦当为寒人。 何妥出

自异域，先人“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
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何妥始初涉

学，游学国子，［１］１７０９，１７１０然“以技巧事湘东王”，后
以其聪明而“召为诵书左右”，入隋而得预儒林。 其

侄何稠，父“善斫玉”，本人自少“性绝巧，有智思，用
意精微” ［１］１５９６。 可见何氏叔侄在南朝当无门第凭

借，亦当为寒门。 以上诸人在南朝皆出自寒庶，多以

伎能显，入北后虽取得朝臣职位而士大夫化，然其行

事依然主要关涉术业。
入北南人之“术艺化”，主要是指那些入北后以

术艺“干没自进” “干没荣利”的南朝士族人物。 吴

兴姚僧垣、姚最父子，新野庾季才、庾质父子，陈郡袁

充，关中杜陵韦鼎、荥阳毛爽、高阳许智藏及其宗人

许澄等，皆具有南朝士族门第背景，有的还有汉魏旧

族渊源。 仔细考量出自南朝士族之术艺化人物，如
庾季才、许智藏、许澄、韦鼎、毛爽、周坟、袁充等，皆
为江左侨姓；从门第等次看，或出自尚武次等士族，
或为边境豪族之后，或为梁陈之际的新兴家族，即便

门第较高者，也或因侨寓地域，或因任职履历，长期

居于荆雍等西部州镇，其门户地位、个人声望与建康

清贵显达存在一定的身份差异，故所谓“江南望族”
云云，过于笼统含混。

至于姚僧垣，是“吴太常信之八世孙” ［３］８３９，虽
为江东“吴姓”旧族，但吴兴姚氏本为“小族”，自孙

吴之后少有人物，直到陈朝姚僧垣子姚察以才学显，
位至宰辅，门望稍振③。 姚察、姚思廉父子入隋，其
家族成为吴姓士族代表。 吴兴姚氏可谓南朝后期兴

起的“新出门户”。 究其家族在梁陈之际振兴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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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因素在于姚察祖姚菩提、父姚僧垣以医术侍奉

萧梁内廷。
就以上诸士族人物之家族文化而言，其家学传

承与个人素养皆具有术艺因子，这体现出南朝士族

社会崇尚博通之学风。 如庾季才“十二通《周易》，
好占玄象”，萧吉“博学多通，尤精阴阳算术”，韦鼎

“博涉经史，明阴阳逆剌，尤善相术”，袁充“性好道

术，颇解占候”，周坟在陈职掌太史，有其家学渊源，
乃父周弘正以儒、 玄著称， “博物知玄象， 善占

候” ［４］３０５。 许智藏、许奭、许澄、姚僧垣等，皆世传

医术。 毛爽，家传律历之学，其自述云：“臣先人栖

诚，学算于祖暅，问律于何承天，沈研三纪，颇达其

妙。 后为太常丞，典司乐职，乃取玉管及宋太史尺，
并以闻奏。 诏付大匠，依样制管。” ［１］３９６由此可见，
毛爽父“学算于祖暅，问律于何承天”，并在南朝“典
司乐职”，故其律历之学兼采江左诸名家，可谓南朝

之结晶。 很显然，诸人在南朝皆有术业传承，形成了

相关家学传统。 南朝士族社会崇尚儒玄，文史兼综，
这是其主流学术文化风尚，在政治上士族子弟具有

仕宦特权，故除姚僧垣之外，诸人在南朝大多不屑以

术伎相炫，也不可能以此求取仕进。 然而，南方士族

名士多被俘或应征入北后，诸人或被动或主动地以

术业为务，成为当时入北南人的一种群体性选择，即
所谓“术艺化”现象，这与其入北后社会地位的变化

相关。
２．术艺化南人之官职封爵与物质奖赏

入隋术艺化南人相关表现颇为积极主动，隋统

治者多有提携与奖赏。 在这方面，隋文帝优待韦鼎

可谓典型。 韦鼎入隋，隋文帝亲自召见，授上仪同三

司，出刺光州，“待遇甚厚”，且预“公王宴赏”，实属

破例。 特别是隋文帝以韦鼎南徙而疏离正宗，“命
官给酒肴”，遣杜陵韦氏宗主韦世康携其返乡，重修

宗族谱牒，使其享有“百世卿族”之尊荣［１］１７７１，１７７２。
总体而言，诸人凭借术艺技能，在隋代不断获得

官职拔擢和爵位封赏。 在职官方面，诸人之本职多

为术业吏职，如庾季才父子、袁充等人长期执掌太

史，姚僧垣、许智藏、许澄等皆为御医，然隋廷通过加

官等方式提升其官职品位，使其享受朝臣待遇。 在

爵位方面，何妥、庾季才、姚僧垣在北周已有封爵，入
隋后增封。 如姚僧垣位至郡公，姚最袭父爵，许澄受

封县伯。 这类爵位封赏，对于流寓之南人而言，提高

了其社会身份地位及待遇。 需要强调的是，一些术

艺化南人受到超常拔擢，何妥、何稠等以寒门身份获

得显爵要职，这虽与北朝门户观念相对淡薄有关，也
与他们“干进务人”的相关表现有关，尤其是袁充，
隋 炀 帝 时 一 再 破 格 拔 擢， 以 至 “ 超 拜 秘 书

令” ［１］１６１２，位列宰臣。
除职官爵位得以提升外，他们还会获得巨额奖

赏。 如庾季才，隋文帝时受赏三次：襄助代周，“因
赐杂采五十匹，绢二百段”；议论迁都，“赐绢三百

段，马两匹”；撰《垂象志》《地形志》等，“赐米千石，
绢六百段” ［１］１７６６，１７６７。 萧吉，开皇十四年进“五庆”
祥瑞，隋文帝“赐物五百段” ［１］１７７５。 许智藏，隋文

帝命其为秦王杨俊诊治，“赉物百段” ［１］１７８３。 袁充

受赏尤多，隋文帝“赏赐优崇，侪辈莫比”，“前后赏

赐将万计” ［１］１６１１，１６１２。 再如许善心，开皇十六年

“制 《 神 雀 颂 》”， 隋 文 帝 甚 悦， “ 因 赐 物 二 百

段” ［１］１４２５，１４２７。
３．术艺化南人群体之投机性与佞幸化

作为“亡国之余”的南朝流迁人士，他们普遍具

有寄寓人群的相关心理与性格特征，从上述术艺化

南人群体的相关情况看，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

典型。 如庾季才以天象助隋文帝代周及迁都，隋文

帝叹其“是何神也”，表示“自今已后，信有天道”，且
“ 不 欲 外 人 干 预 此 事， 故 使 公 父 子 共 为

之” ［１］１７６６，１７６７，确立其宠信地位。 其实，所谓神异

之术，无非揣度君主心思，曲意以承奉其旨。 《通

鉴》载庾季才“劝隋王宜以今月甲子应天受命”，胡
三省注曰：“庾季才持正于宇文护擅权之时，而劝进

于杨氏革命之日，巫史之学自信其术耳，非胸中真有

所见也。” ［５］５５３５，５５３６这揭示了庾季才“自信其术”以
投机的本质。

关于入隋术艺化南人群体在政治上主动投机以

寻求依附之特点，由诸人对隋文帝废立太子一事的

表现即可说明，其中尤以萧吉算计最精，堪称典型。
萧吉“见上好征祥之说，欲干没自进，遂矫其迹为悦

媚焉”。 他交结杨广，杨广得立后谓之曰：“公前称

我当为太子，竟有其验，终不忘也。 今卜山陵，务令

我早立。 我立之后，当以富贵相报。” ［１］１７７４－１７７６与

此相似，隋炀帝时，庾质以子庾俭事齐王，隋炀帝谓

质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儿事齐王，何向背如

此邪？” ［１］１７６７由于隋炀帝长子元德太子早死，齐王

杨暕一度众望所归，成为继嗣人选。 隋炀帝斥责庾

质“不能一心事我”，虽出于猜疑过甚，但庾质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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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事确实不无见风使舵的投机与依附心态。 作为

流寓术士，其荣辱完全在于君主之态度，这就决定了

他们对权势者的依附性④。
确实，就术艺化南人代表行事作风而言，诸人对

隋主多应声附和、承奉旨意，少有儒学士大夫之立场

与原则，扮演着佞臣的角色。 在这方面，何稠颇为典

型。 何稠揣度并迎合炀帝心意，在改易舆服制度、营
造行殿器械等方面，“善候上旨”，极尽奢华铺张之

能事。 更为典型的是袁充，他对隋文帝废立太子、改
易历法诸事，无不刻意揣度上意，“希旨”进言，以至

“上大悦”而深得宠信。 对隋炀帝大肆兴造、巡游、
东征等军政举措，袁充无不“候帝意欲有所为，便奏

称天文见象，须有改作，以是取媚于上” ［１］１６１０，１６１３。
何稠、袁充所为，实属佞幸。

当然，入隋术艺化南人并非都是佞臣，也有对重

大军政事务以术数相谏者。 如庾质，“操履贞慤，立
言忠鲠”，当隋炀帝以亲征高丽之事相询时，他皆有

谏阻之言，当隋炀帝巡游东都时，他劝阻道：“比岁

伐辽，民实劳弊，陛下宜镇抚关内，使百姓毕力归

农。” ［１］１７６７，１７６８再如耿询，也曾谏阻隋炀帝出征辽

东，以为“辽东不可讨，师必无功” ［１］１７７０。 不过，像
庾质、耿询这样违逆隋君主之意而力谏者，在术艺化

南人群体中仅此二例。
４．术艺化南人之地域群体意识

入隋南人术数之士人数较多，构成隋代术业之

士中一个地域性群体，其活动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

化特质。 庾季才表现颇为典型，“初，郢都之陷也，
衣冠士人多没为贱。 季才散所赐物，购求亲故”，
“太祖乃悟曰：‘吾之过也。 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
出令免梁俘为奴婢者数千口”。 庾季才在周、隋之

际入北南士群体中颇具声望，“季才局量宽弘，术业

优博，笃于信义，志好宾游。 常吉日良辰，与琅邪王

褒、彭城刘殻、河东裴政及宗人（庾）信等，为文酒之

会” ［１］１７６５－１７６７。 庾季才组织南朝名士群体雅集，既
显示出其因“术艺化”所获得的特殊地位，也透露出

庾季才与其他入北南士的南朝文化趣味。
入隋术艺化南人之活动显现出地域群体意识的

自觉，可由耿询的相关经历窥其端倪。 耿询被俘入

隋，随“故人”高智宝“受天文算术”，耿询“创意造浑

天仪”，“不假人力，以水转之，施于暗室中，使智宝

外候天时，合如符契”。 二人相互协作，可谓隋廷天

文方面的一对南人组合。 何稠也一再护佑耿询，隋

文帝曾将耿询“赐蜀王秀，从往益州，秀甚信之。 及

秀废，复当诛，何稠言于高祖曰：‘耿询之巧，思若有

神，臣诚为朝廷惜之。’上于是特原其罪”。 大业七

年，耿询谏阻炀帝东征，“帝大怒，命左右斩之，何稠

苦谏得免” ［１］１７７０。 耿询、高智宝与何稠皆为南来术

艺人士，相互间既有术业合作，也有拯救危难之举，
体现出南人术士群体的地域意识。

５．术艺化南人群体之转输南学

自西魏灭梁以来，入北南朝术艺人士甚众，隋统

治者借之转输南朝术艺。 诸人在具体术业活动外，
多受命进行相关著述与总结。 在阴阳卜筮堪舆方

面，萧吉“著《金海》三十卷，《相经要录》一卷，《宅
经》八卷，《葬经》六卷，《乐谱》二十卷及《帝王养生

方》二卷，《相手版要决》一卷，《太一立成》一卷，并
行于世” ［１］１７７７。 在医药方面，姚僧垣“参校征效者

为《集验方》十二卷” ［２］２９７９。 《集验方》是对其自身

及其家族医药实践的总结，有助于南朝医术之北传，
同时也应吸收中土医药的成就，有助于南北医药文

化的汇集与整合。 在天文星占方面，庾季才撰“《灵
台秘苑》一百二十卷”，又与其子撰“《垂象志》一百

四 十 二 卷， 《 地 形 志 》 八 十 七 卷， 并 行 于

世” ［１］１７６６，１７６７。 这无疑是南北朝星占术数的集成

性著述。 耿询则撰有《鸟占情》 ［１］１７７０。
隋文帝灭陈后，将南朝天文观测仪器征调关中，

并利用南朝的天官人员与器物，刊定天官舆图，形成

“正范”。 “高祖平陈，得善天官者周坟，并得宋氏浑

仪之器。 乃命庾季才等，参校周、齐、梁、陈及祖暅、
孙僧化官私旧图，刊其大小，正彼疏密，依准三家星

位，以为盖图。 旁摛始分，甄表常度，并具赤黄二道，
内外两规。 悬象著明，缠离攸次，星火隐显，天汉昭

回，宛若穹苍，将为正范。” ［１］５０４，５０５不仅如此，入隋

南人对天文器物有所改制与新创。 如袁充曾制造刻

漏器物，“至开皇十四年，鄜州司马袁充上晷影漏

刻”。 耿询对天文器物“创意”颇多，“大业初，耿询

作古欹器，以漏水注之，献于炀帝。 帝善之，因令与

宇文恺，依后魏道士李兰所修道家上法称漏，制造称

水漏器，以充行从。 又作候影分箭上水方器，置于东

都乾阳殿前鼓下司辰。 又作马上漏刻，以从行辨时

刻。 揆日晷，下漏刻，此二者，测天地，正仪象之本

也” ［１］５２７－５２９。
隋廷还以南人培训天官人员。 如隋文帝命周坟

培训 “太史观生”， “自此太史观生， 始能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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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１］５２０。 隋炀帝则以袁充传授星象之学，“炀帝

又遣宫人四十人，就太史局，别诏袁充，教以星

气” ［１］５０５。 由周坟、袁充从事“教习”以转输南朝天

文星象术学，可以说隋廷天官系统一定程度上“南
朝化”了。

在钟律方面，入北南朝术艺人士推动了隋代律

历、音乐等制度变革，其中江左声律世家人物毛爽等

作用显著， “爽因稽诸故实，以著于篇，名曰 《律

谱》” ［１］３９６。 此外，影响较著者还有万宝常，“开皇

十年万宝常所造律吕水尺。 实比晋前尺一尺一寸八

分六厘。 今太乐库及内出铜律一部，是万宝常所造，
名水尺律” ［１］４０８。

钟律关涉音乐典制，隋统治者借入北南人以转

输南乐，以求完备。 如何妥，《隋书》本传载其上表

云：“臣少好音律，留意管弦，年虽耆老，颇皆记忆。”
何妥录梁乐人所传之“三调” “四舞”，创作歌辞，隋
文帝“别敕太常取妥节度。 于是作清、平、瑟三调

声，又作八佾、《鞞铎巾拂》四舞” ［１］１７１４，１７１５。 隋平

陈后，南乐北输渐入高潮，《隋书·音乐志下》载：
“开皇九年平陈，获宋、齐旧乐，诏于太常置清商署，
以管之。 求陈太乐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复居其

职。”太常牛弘奏曰：“前克荆州，得梁家雅曲，今平

蒋州，又得陈氏正乐。 史传相承，以为合古。 且观其

曲体，用声有次，请修缉之，以备雅乐。”晋王杨广后

又奏请，隋文帝“乃许之”。 可见隋对“宋齐旧乐”
“梁家雅曲” 和 “陈氏正乐” 加以修缉， “以备雅

乐” ［１］３４９。 据《隋书·律历志上》记载，“开皇初，诏
太常牛弘，议定律吕。 于是博征学者，序论其法，又
未能决。 遇平江右，得陈氏律管十有二枚，并以付

弘”。 当时毛爽等人受命作《律谱》，“因遣协律郎祖

孝孙，就其受法。 弘又取此管，吹而定声。 既天下一

统，异代器物，皆集乐府，晓音律者，颇议考核，以定

钟律。 更造乐器，以被《皇夏》十四曲，高祖与朝贤

听之，曰：‘此声滔滔和雅，令人舒缓’” ［１］３９１，３９２。
可见隋文帝以毛爽传南学，“定钟律”。

由上述可见，入隋术艺化南人群体在各术艺领

域，无论其具体实践活动，还是相关理论总结，都表

现出转输南术与融通南北的旨趣，这是由其所处之

时代决定的。 隋终结数百年南北分裂局面，开启了

南北社会及其文化融合之趋向，江左术数文化日渐

北传，自属当时南北社会及其文化融通与整合的重

要组成部分。

三、入隋南人术艺化之缘由

自汉代以来，人们普遍崇尚儒家经学义理，鄙薄

术艺技能。 南北朝后期，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杂

艺篇》中将书法、绘画、射技、卜筮、算术、医方、琴
瑟、博弈诸事归为“杂艺”，虽不无游心娱目之效，但
绝不能以之安身立命，即便对与士大夫文化紧密关

联的书法，也明言可“微须留意”，然“此艺不须过

精” ［６］ 。 颜之推所言，体现出士族社会普遍的文化

观念。 考察入隋术艺化南人群体之境遇，体悟其心

态，他们之所以做出如此人生抉择，当与其入北后人

生遭际及隋统治者之相关崇尚密切相关。
１．入隋南人遭受歧视，故以术艺“干没荣利”
南朝士大夫以战俘身份入北，大多丧失以往优

越的政治地位与家资产业，受到歧视与虐待，甚至多

有被降为奴隶的情况。 魏恭帝元年（５５４ 年）十一

月，“擒梁元帝，杀之，并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 没

为奴婢者十余万，其免者二百余家” ［３］３６。 隋灭陈，
“江南士人，悉播迁入京师” ［１］６１２。 开皇九年“三
月，己巳，陈叔宝与其王公百司发建康，诣长安，大小

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 ［５］５６２０。 萧梁上层人士，也
多受歧视与压制，如宇文氏统治集团对王褒、庾信等

名士，虽表面优宠，内心则“视之蔑如”，“王、庾名重

两国，吾视之蔑如” ［３］８４４。
入隋后，这类自江陵北迁及废后梁入隋之南士

群体，相较陈亡后入隋南人，其政治与社会地位虽有

所提升，但由于地域社会文化观念和士风取向等诸

方面的差异，依然受到北人的歧视与排斥。 如柳庄

作为后梁重臣，早与隋文帝交结，“苏威为纳言，重
庄器识，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
习世务者，又无学业。 能兼之者，不过柳庄。’高颎

亦与庄甚厚”。 柳庄出自河东柳氏，寓居雍州，为南

朝边境豪族人物，其学行与北方人士相近，受到关中

大族代表苏威等人的赏识，可谓例外，苏威所言体现

出关中旧族对南人总体轻视的态度。 实际上，入北

南人中的干能之士往往受北人排斥。 柳庄“与陈茂

同官，不能降意，茂见上及朝臣多属意于庄，心每不

平，常谓庄为轻己。 帝与茂有旧，曲被引召，数陈庄

短。 经历数载，谮诉颇行” ［１］１５５２。 柳庄因此失爱于

隋文帝而被外任。 又，柳彧亦出自侨寓雍州之河东

柳氏，任治书侍御史，“当朝正色，甚为百僚之所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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惮”，隋文帝称“柳彧正直士，国之宝也”，然关中权

贵杨素利用蜀王杨秀案嫁祸柳彧，“及秀得罪，杨素

奏彧 以 内 臣 交 通 诸 侯， 除 名 为 民， 配 戍 怀 远

镇” ［１］１４８３，１４８４。 柳庄、柳彧等边境豪族代表人物在

关中社会根基相对薄弱，故而在政治斗争与人事纠

纷中难免受到中伤。
陈亡后入隋南人大多遭受压制，迁转不畅。 如

蔡征为陈开国重臣蔡景历子，隋文帝“闻其敏赡，召
见顾问，言辄会旨，然累年不得调” ［４］３９３。 蔡征受

到隋文帝重视，依然“累年不得调”。 又，陆知命助

杨广招抚江南反叛，“知命说下贼十七城，得其渠帅

陈正绪、萧思行等三百余人”，但仍然难得信任，“数
年不得调” ［１］１５６０。 与此相关，入隋南士群体生活颇

为困窘。 如江左名士徐陵弟徐孝克，“陈亡，随例入

关。 家道壁立， 所生母患， 欲粳米为粥， 不能常

办” ［４］３３８。 沈光，“父君道，仕陈吏部侍郎，陈灭，家
于长安”，“家甚贫窶，父兄并以佣书为事” ［１］１５１３。
虞世基，“及陈灭归国，为通直郎，直内史省。 贫无

产业，每佣书养亲，怏怏不平” ［１］１５１２。
入隋南人多出自江左侨旧士族，普遍受到关陇

集团的排斥与压制，仕宦不畅，以致日常生活也难以

维持。 面临如此窘境，他们寻求改变生存状况，于是

多有以术艺依附隋统治者之表现，甘为争宠牟利之

佞幸。 可以说，入隋南人之术艺化，是在特定社会环

境下做出的无奈应对之举。
２．隋统治者“雅好符瑞”，南人“矫其迹为悦媚”
隋统治者重视术数，“雅好符瑞”。 如隋文帝，

“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又雅好符瑞，暗
于大道”。 “初帝既受周禅，恐黎元未惬，多说符瑞

以耀之。 其或造作而进者，不可胜计。” ［１］１１７“时高

祖作辅，方行禅代之事，欲以符命曜于天下。 道士张

宾，揣知上意，自云玄象，洞晓星历，因盛言有代谢之

征，又称上仪表非人臣相。 由是大被知遇，恒在幕

府。” ［１］４２０及至开皇、仁寿之际，符瑞之风甚嚣尘

上，盛极一时，唐太宗曾谓侍臣曰：“隋文帝深爱祥

瑞，遣秘书监王劭著衣冠，在朝堂对考使焚香以读

《皇隋感瑞经》，旧尝见传说此事，实以为可笑。” ［７］

隋炀帝也“好祥瑞”。 唐太宗贞观二年（６２８ 年），
“尝有白鹊构巢于寝殿槐上，合欢如腰鼓，左右称

贺。 上曰：‘我常笑隋炀帝好祥瑞。 瑞在得贤，此何

足贺’”。 唐太宗“常笑隋炀帝好祥瑞”，可见杨广崇

尚符瑞之影响。 杨广施政，多援引术士以为顾问，因

此才有袁充等人一再参与军政谋划与决策的事例。
隋统治者“雅好符瑞”，成为隋代政治文化的一

个显著特色。 符命造作与术数之学关系紧密，一些

南来人士凭借其术艺之学参与其事，表现出明显的

投机性，庾季才父子、萧吉、袁充、韦鼎等，无不如此。
前引萧吉“见上好征祥之说，欲干没自进，遂矫其迹

为悦媚焉”，袁充深知隋文帝有废太子意，“见上雅

信 符 应 ”， 因 而 进 言， “ 比 观 玄 象， 皇 太 子 当

废” ［１］１６１０，这是术艺化南人“希旨” 投机之典型。
又开皇年间万宝常参与作乐，为关中旧族代表苏威、
苏夔父子排抑，苏威问其“所为何所传授”，“有一沙

门谓宝常曰：‘上雅好符命，有言征祥者，上皆悦之。
先生当言就胡僧受学，云是佛家菩萨所传音律，则上

必悦。 先生所为，可以行矣’” ［１］１７８４。 这体现出南

人不得已而“言征祥”。 由此可说，隋代政治文化生

态催生出这一独具时代特征的南人术艺化现象。

结　 语

综合上述，至隋灭陈后，自南北朝后期以来南朝

相继入北人士皆归于隋。 考察入隋南人之境况，可
见多有以术艺“干荣利”者，即所谓入隋南人之“术
艺化”。 其中代表人物如袁充、庾季才父子、萧吉、
韦鼎、许智藏、周坟、毛爽等，皆出自南朝“侨姓士

族”，姚僧垣、姚最父子则出自江东旧族。 魏征论袁

充，称其“委质隋朝，更以玄象自命”，“江南望族，干
没荣利，得不以道，颓其家声”。 其中固然出于儒家

的正统观念，对入隋南人术艺化人士之品节表示鄙

视，但也揭示了这一群体在仕宦途径与生活方式上

所做出的自觉选择。 就其术艺活动而言，天文星占、
阴阳卜筮、相术、医药、舆服营造、钟律等当时盛行之

术艺皆有涉及。 由诸人之进言议事，主要聚焦于隋

文帝代周、建新都、改易太子、为独孤后择墓与隋炀

帝继位、东征高丽及其后期民变诸事。 在相关事件

中，术艺化南人群体在政治上普遍表现出揣摩上意，
以其术数附会而助成其事，目的在于争宠求进，显示

其政治品格的依附性与佞幸化的特质。 当然，客观

而言，隋统治者对南人术士的钦重，在南北政治统一

后致力于文化整合的背景下，诸南人术士多有汇集

术数，转输南艺之表现，特别在天文、钟律等领域，颇
有成效，有助于南北文化之融通。 至于入隋南人不

惜“颓其家声”，甘于“得不以道”，主要在于南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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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后沦为“亡国之余”，政治上遭受歧视与排斥，致
使他们生活困窘，而隋朝统治者“雅信符瑞”，以术

数缘饰其立国与统治，从而诱引入隋南人以术艺而

“干没自进”。

注释

①与其他术艺化人物相比，何妥入《儒林传》，所涉多为乐事，谓其

“术艺化”，似不甚典型。 然《隋书》本传载其“性劲急，有口才，好是

非人物”，与关中苏威、苏夔父子等人相互攻讦，多有是非，故《隋书》
卷七五传末“史臣曰”称“何妥通涉俊爽，神情警悟，雅有口才，兼擅

词笔，然讦以为直，失儒者之风焉”。 可见作为儒者，何妥颇“另类”。
他在萧梁本以技能为吏职，有术士经历。 至于何妥之学术修养，叶适

《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六说：“何妥以儒自命，至其隔碍不通，自为胡

越，则人心之可畏如此。”卷三七又云：“至何妥显行馋贼，排贤害正，
自为乱德之首，岂儒固使之耶？ 泛观后世，学衰道失，士亦无不然

者。”又以其论《易》而为杨伯丑所笑，称“妥，鄙儒也，曾不能传其一

二，使后有考焉，为可惜也”。 可见叶适对何妥为学与为人颇为轻

鄙，以“鄙儒”视之。 参见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年，第 ５４０、５５５、５５６ 页。 ②据《律谱序》可知，毛爽兄为陈吏部尚书

毛喜。 《陈书》卷二九《毛喜传》载：“毛喜字伯武，荥阳阳武人也。 祖

称，梁散骑侍郎。 父栖忠，梁尚书比部侍郎、中权司马。”见姚思廉：

《陈书》，中华书局，１９７２ 年，第 ３８８ 页。 晋宋之际，荥阳毛氏家族人

物多以尚武著称。 此外，关于毛爽父名，《陈书》载“栖忠”，《隋书》
卷一六《律历志上》录毛爽《律谱序》则为“栖诚”，当《隋书》避隋文

帝父杨忠讳而改，应从《陈书·毛喜传》所载为是。 ③《陈书》卷二七

《姚察传》载，陈后主以之为吏部尚书，姚察一再上表谦让，甚至垂涕

自称“臣东皋贱族，身才庸近”云云。 见姚思廉：《陈书》，中华书局，
１９７２ 年，第 ３５１ 页。 姚察自谓“贱族”，固为谦称，但从南朝士族社会

的传统观念而言，姚氏确实门户相对弱小，人物不盛，加上其祖、父的

医士身份，确实难称清显。 ④术艺之士普遍具有投机性，不唯入北南

人如此，出自北方者也大多如此。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六论及

隋代张宾、张胄玄、刘焯、袁充等有关律历之争，有论云：“然方其时，
君蔽臣谄，往往诬天席宠以售其术，如历差日长之类，固步足凭；而焯

为儒者，乃与之较是非耶！”参见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
１９７７ 年，第 ５４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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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ｐｅｒ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ｗａ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ｓ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ｂｊｕｇ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ｏｂｌｅ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ｓｈａｎｇ．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Ｗｅｎ ａｎｄ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Ｙａ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ｅｎ ｓｈｏｗｅｄ ｓｉｇｎ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ｗｈｉｃｈ ｌｅｄ ｓｏｍ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ｅｒｓ ｔｏ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ｅ ｆｏｒ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Ｓｕ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ｕｂｊｕｇ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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